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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分析近年来儿童语言发展与脑发育领域的相关报道,研究儿童语言发展的脑生理基础,探究儿童语言发展关

键期与脑发育机会窗口期之间的关系,然后从儿童语言发展与“社会脑”发育的角度,总结儿童语言学习和发展环境与脑

发育环境间的互相影响作用,以推动早期儿童语言发展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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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早期儿童语言的发展,在20世纪70年代以

来的研究中,已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,且无论是何种

研究流派,均认为早期儿童的语言习得必须依靠大脑

正常生理基础,并在环境作用下逐渐发展完善。但关

于早期儿童语言习得和发展与其脑发育间的内在联系

究竟是如何形成和建立的,目前尚不明确。21世纪以

来,随着非侵入神经成像研究技术的飞速发展,关于儿

童的各方面研究逐渐开始超越原有的外部行为观察与

推测现实,建立起了基因与行为间的神经生理学中介

连接,一种新型的更加有效的研究方式就此诞生,本文

对该领域的研究近况作一简述,旨在探究早期儿童语

言习得和发展与其脑发育间的内在联系。
1 儿童语言发展的脑生理基础

自人类语言形成以来,人们普遍认为语言习得是

人类特有的高级功能,因为人类具有结构复杂和高级

的大脑。既往研究多认为[1-2],儿童大脑左半球负责言

语加工,且提示语言左侧化在新生儿出生时就存在,而
对脑损伤儿童的研究发现,被切除大脑左半球的儿童

语言障碍严重。这些研究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兴趣,
学者们开始广泛探究影响儿童语言发育的脑生理机

制。
首先,研究发现,人类大脑在加工和处理语言信息

时,并不只是由左半球负责理解和产生语言,其加工和

处理过程与大脑左右半球活动均有密切联系[3]。有研

究发现[4],新生儿大脑在某些特定的语言任务中具有

和成年人相同的激活区域,尤其是在被人们称为是经

典大脑语言区的布洛卡区和颞上回区域,新生儿左侧

脑区激活强度均显著强于右侧。但仍有较多研究证

实[5-6],语言脑区左侧化并不代表右脑没有参与语言工

作,在句子处理和语音语义分析过程中,会不断调动大

脑语义地图,大脑右半球同样会被激活,说明人类语言

活动与左右脑均具有密切联系。
其次,语言习得神经网络研究认为[7],儿童语言发

展的大脑区域多是单一的语言区,如:运动语言中枢

(位于额下回后部44、45区,调节语言机能的神经细胞

群)、听觉语言中枢(颞上回42、22区皮质,能将听到的

声音理解为语言)、视觉语言中枢(顶下小叶角回39
区,能将看到的符号和文字理解为语言)、运用中枢(顶
下小叶缘上回40区,负责协调精细活动)、书写中枢

(额中回后部6、8区,中央前回手区前方,主管写字、绘
画等精细活动)。以往研究多认为语言是由布洛卡区、
韦尼克区及连结二者的弓状束形成,随着神经科学和

认知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,学者们发现不同认知行

为是由脑内不同的神经环路负责,需要各脑区内的局

部神经与脑区间长程神经环路的协同工作[8]。儿童语

言网络的脑皮质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:第一个阶

段(0~3岁)是指新生儿语言脑区遵循从下而上的发

展路径,大脑两侧颞叶飞速发展;第二个阶段(3岁~
成年)是指语言脑区从上而下的发展路径的逐渐显现,
大脑左侧前额选择功能和结构间的连接逐渐增强。失

语症的影响学研究、皮质和皮下组织的电生理研究等

均证实了大脑语言神经网络的复杂性。赵延鑫等[9]在

其综述文献指出,语言是由两种不同路径(背侧语言通

路和腹侧语言通路)加工形成的,背侧语言通路与亚词

汇水平加工密切相关,而词汇水平加工主要与腹侧语

言通路相关。此外,研究还发现连结辅助运动区和布

洛卡区的额骨斜束在言语发生和驱动过程中起着重要

作用。但由于脑网络分析技术尚未成熟,以及多模态

数据采集和认知的不足,如何有效整合语言脑结构及

其功能的网络模型,解释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皆有待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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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探究。
再次,有研究发现[10-11],早期儿童脑发育状况可以

预测其未来语言发展。陈瑞燕[12]利用功能性磁共振

成像研究大脑发现,正常儿童2~4岁时接受性语言和

表达性语言能力与其6个月时大脑右侧杏仁核容量具

有一定相关性,但与其12个月时大脑右侧杏仁核容量

不具有相关性,因此研究认为新生儿出生的前6个月

可调动杏仁核组织参与语言信息的处理,但当其成长

至1岁后,大脑其他脑区逐渐发育,更多地参与语言活

动,说明大脑杏仁核组织在新生儿语言习得过程中具

有重要作用。关于自闭症的研究中,认为早期儿童大

脑左侧杏仁核组织体积越大,儿童语言能力越好,而大

脑右侧杏仁核组织体积越大,儿童语言能力越差[12]。
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早期儿童大脑杏仁核组织体积与其

未来语言能力发展联系密切。王粉燕等[14]指出,新生

儿语言学习的大脑活动水平能有效预测其14和30个

月时的语言发展能力。杨志文[15]指出,新生儿语言活

动水平可有效预测其5岁时语言发展水平及读写能

力。谭力海等[16]研究指出,新生儿的大脑语言加工图

景可有效预测其8岁时的语言和认知能力。
结合上述多项研究,均认为早期儿童大脑发展状

态可有效预测儿童语言发展,因此近年来的研究正致

力于通过观察儿童早期大脑活动来探查新生儿大脑的

阅读障碍易感基因,希望通过神经成像技术进一步确

定儿童阅读障碍易感基因的不同功能,及可能导致儿

童早期大脑发育出现异常神经迁移或轴突增长,为可

能存在阅读困难风险的儿童提供准确诊断,并联合早

期干预,对了解早期大脑发育与儿童语言发展教育具

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及指导意义。
2 儿童语言发展关键期与脑发育的机会窗口期

20世纪,美国神经语言学家EricLenneberg[17]在
其著作《语言的生物学基础》中首次提出“儿童语言发

展关键期”概念,认为在儿童语言发育期间,最初是受

大脑右半球支配,随年龄增长,逐渐转移至大脑左半

球,才形成左半球语言优势,而这一现象多发生在2~
12岁间,这便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,这一阶段是

人一生中最易习得语言的主要阶段。神经生理学也证

实了人类进化使新生儿一出生就具有了语言学习机

制,而主管人类大脑语言学习的布洛卡区、韦尼克区在

儿童4~12岁时均处于灵敏期,此时习得的语言被大

脑作为“母语”识别,可较快掌握并灵活运用。研究发

现[18],脑损伤儿童语言康复往往非常艰难,效果不理

想。剥夺语言环境后的儿童童年长期处于无语言环境

下,使其未来语言发展受到严重影响。上述研究均证

实学龄前阶段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,对儿童语言

习得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。
早期儿童脑发育研究发现,新生儿神经元发育迅

速,大脑皮质突触发展代表突触的迅速增殖和产生,说
明学龄前儿童正处于大脑发育的黄金阶段。陈伟恒

等[19]研究发现,黄金阶段大脑不同功能的神经细胞发

展速度不尽相同,可能是各自针对儿童脑发育的不同

领域之故。早期儿童脑发育过程中,存在不同的“机会

窗口”(神经细胞快速连接和髓鞘化过程)。这个“机会

窗口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存在的,是决定儿童脑发育水

平的必要条件,在适当机会窗口期给予一定良性刺激,
可获得相应方面的良好发展。

联系脑发展的机会窗口期研究发现:①儿童脑发

育机会窗口期对应不同方面的语言发展敏感期。虽然

目前相关研究未能准确记录儿童每一种语言成分发展

的确切时间,但连接儿童大脑活动的语言研究发现,不
同范畴的儿童语言发展关键期存在一定差异。蒋力

屹[20]指出,儿童语音学习的关键期多在其出生后第1
年内(出生后6~12个月)产生,句法习得关键期多在

18~36个月,词汇发展关键期多在18个月左右。何

起斌[21]认为,早期儿童语言发展依赖于大脑机会窗口

期的学习和母语神经条件的存在,两方面共同作用相

互影响。在不同的大脑发育机会窗口期均给予其学习

语言的机会,儿童将形成反映自然语言输入的神经网

络,对新语言的习得产生影响。因此,意识到儿童语言

发展具有窗口期的特性及言语环境和经验刺激对儿童

语言神经突触和神经网络迅速发展的重要意义后,我
们有必要在这个敏感的机会窗口期给予其语言和环境

刺激,促进其语言发展。②儿童脑发育的可塑性使其

可在语言发展关键期进行补偿性发展。大脑发育的可

塑性是指大脑按照新经验对神经通路进行重组的能

力。多项特殊儿童的语言研究发现,早期语言学习经

验可对儿童大脑的解剖结果产生影响,改善其原有的

不利语言发展条件。Scott等[22]对0~14岁的聋人研

究发现,其手势语习得年龄与视觉区域激活水平成正

相关,与脑前侧语言区激活水平呈负相关。听觉障碍

儿童早期阅读和读写学习可能对其大脑结构和大脑激

活水平产生积极影响。读写可发展语音意识及口语能

力,促进儿童言语加工能力,早期阅读可使特定脑区

(左后侧颞叶皮质区)对已经习得的文字刺激做出反

馈。边维英指出[23],读写可显著增强视觉皮质的组织

水平,激活左半球口语网络,促进语言区(颞平面)的发

展。进一步研究发现,早期儿童经验的获取可导致脑

结构和功能的改变(训练后,与任务相关的脑区激活程

度增强,与任务无关的脑区激活减弱),人类大脑并不

是一成不变的实体,它会随环境的输入和学习经验的

获取而改变。
因此,儿童的早期教育支持对其脑发育具有重要

意义,可在儿童大脑机会窗口期提供特殊教育支持,给
予良性刺激,帮助儿童语言发展与大脑的重塑。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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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年龄的手势语习得可对与语言加工相关的大脑枕叶

皮质组织浓度造成不同影响。
3 儿童语言发展与“社会脑”发育

研究发现[24],即使是刚出生的新生儿,其感知语

言能力,也极大地受周围语言环境中声音频率分布的

影响。新生儿学习语言的过程中,能自发地运用社会

互动中积累的经验,区分语言环境中的语音语调因素,
并逐渐形成语音要素及词汇。因此,若能在早期给予

儿童充足的语言互动和良性刺激,可帮助儿童在语言

发展的过程中发育出一个“社会脑”。研究发现[25],6
个月以内的新生儿就能有效辨别世界上所有语言的不

同声音,10~14个月其学习语言的能力已经受到社会

文化影响,且只有在自然情境下的语言互动才具有促

进新生儿语言产生和发展的作用,新生儿与成人语言

间的互动决定其对所习得的母语的敏感度。
社会互动学习显著影响儿童“社会脑”的发育,也

决定其语言的发展。那么应怎样更好地支持儿童的语

言学习,根据近年来的相关研究,有以下几点:①利用

语言构建积极的社会互动,提供良性社会互动经验。
研究发现,新生儿在父母构建的温暖社会互动环境中,
与父母一起读书、玩玩具时,新生儿眼神会追随父母言

语所指而改变方向。新生儿出生的2年内,若能追随

成人目光指向,那么其掌握的词汇会显著多于不能追

随成人目光指向的新生儿。因此,亲子活动中多进行

亲密接触,注重社会互动中目光注视与语言间的密切

联系。丽莎·卡佩托等[26]研究证实,父母经常指导孩

子阅读能显著促进儿童大脑和语言的发育,父母经常

给孩子大声朗读故事,亲子阅读频率高的儿童大脑中

负责语义处理的脑区会更加活泛,而这一区域对语言

的发展和自助阅读均具有关键作用。且该研究还发

现,此类儿童与图像处理相关的大脑区域也得到了显

著激活,使儿童能看到并看懂故事。因此,亲子阅读被

认为是父母与儿童社会互动过程中建立“社会脑”和语

言关系的有效途径。②游戏是儿童语言和社会同步发

展的最佳实践区。近年来多项研究均发现,游戏对于

激活儿童大脑神经元,帮助其建立与发育关键窗口期

神经元间的联系,构建起良好的大脑发展地图具有重

要作用。任春茂[27]指出,在儿童参与游戏的过程中,
会形成一种类似于自我引导的作用促进大脑重塑,因
此,学者们认为,儿童游戏、大脑发育及社会环境三者

间存在着一种互益关系,游戏具有不可预知的、极具创

造性反应进化潜质的力量,能通过环境因素作用,促进

儿童大脑可塑性发育,建立起与社会现实间的连接。
脑科学研究进一步确定,各种游戏皆在寓教于乐地帮

助儿童有效运用语言,积累“社会脑”经验。③为儿童

建立有效学习语言和“社会脑”的发育环境。多项研究

皆认为儿童“社会脑”成长中的不良环境可影响儿童的

脑发育和全面发展。但这个不良环境并非完全由经济

因素决定,美国儿童发展科学咨询委员会针对影响儿

童脑发育的因素提出了三种压力经验:积极的(适度、
短暂的心律、血压和压力激素的增强)、可忍受的(可对

大脑产生潜在损害,但能从环境和社会关系中获得一

定缓冲,减小压力刺激)、毒性的(强烈、频繁或延长的

缺乏成人支持和缓冲的压力不良刺激)。因此,父母及

家属应仔细检查儿童语言生长的环境,为其提供良性

的积极压力和高效的社会互动学习,减少毒性压力和

可忍受压力刺激,经常指导孩子阅读,陪伴孩子做游

戏,为其建立一个积极有效的语言学习和发展环境。
综上所述,儿童的语言发展与大脑发育密切相关,

研究者已从多角度、多层次进行探究,并取得了一定成

果。父母与教育工作者在儿童教育过程中不仅需要为

儿童语言发展提供良性支持,还需要兼顾其大脑的健

康发育,根据脑发育基础研究整合科学的教育机制,尤
其是在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与脑发育的机会窗口

期,联合早期教育支持干预,多陪伴儿童进行社会互动

学习与益智游戏,建立融洽的亲子关系,对儿童语言习

得发展、左右脑协调发展及大脑发育具有重要积极作

用。但目前我国对于早期儿童语言发展与脑发育的研

究相对较少,认知仍处于起步阶段,有待进一步深入研

究,并充分结合二者关系,创设适合儿童语言发育的社

会与家庭教育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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